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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每次爸爸带我
回乡下过年，回城里前，奶奶总
会牵着我的手，去村口老榕树
下的那家老店吃一碗良井粉。
她总在嘴里念叨着：“阿妹，你
要记得，这是家乡的味道。”

店里的老板娘很是热情，总
是笑眯眯的，用地道的客家话
说：“阿妹，又长漂亮、长高啦！”
然后转身添柴火进灶口，开始
用大锅煮粉。那碗粉，汤是清
亮的，粉是晶莹剔透的，金黄酥
脆的烧肉、肥瘦相间的叉烧、肉
丸，上面还撒着葱花和炸得咸
香金黄的蒜末。这时奶奶总喜
欢把自己碗里的肉都夹给我，
自己只吃粉。她慈祥地看着我
说：“阿妹，多吃点，快快长大。”

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工
作，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
打电话回老家问候奶奶，她总
会在挂电话时说：“阿妹，有空
多回来看看，村头老榕树那家
良井粉老店还在呢。”

奶奶仙逝后，我回老家的次
数更少了，但每次想起家乡，最
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仍是奶奶
慈祥的笑容，还有那碗冒着热
气、铺满金黄酥脆烧肉的良井
粉。

今年春节，我陪父亲回老家
过年。过完年准备回城里时，
我指了指村头老榕树，说：“爸
爸 ，我 们 去 吃 碗 良 井 粉 再 回
吧。”父亲愣了一下，随即点点
头。

乡村振兴搞建设，村里靠路
边的老房子大多翻新了，还有
很多村民盖起漂亮的新楼房，
但村里的大致格局没变。我们
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着，远远
就看到村口老榕树下良井粉店
上空飘着袅袅炊烟，老远已闻
到一股熟悉的肉香味。我像小
时候那样，松开父亲的手，小跑
过去，油亮灶台上还是那口大
锅，锅里滋滋冒着泡，围着围裙
的老人头发已花白，正在熟练
地烫着粉，细看，正是当年的老
板娘。

“阿婆，您还认得我吗？”我
试探着问。

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
了我一会儿，突然笑了：“阿妹
啊 ？ 都 长 这 么 大 了 ！ 你 回 来
啦！”她那客家话地道又熟悉，
只 是 声 音 比 记 忆 中 沙 哑 了 许
多。

“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掌勺煮
粉啊？娃儿们呢？”

“出去打工啦。乡亲们都吃
惯了我煮的味道，每天上工前
都 要 到 这 里 吃 一 碗 ，停 不 下
来。”老人一边说，一边熟练地
烫粉。

“ 阿 婆 ，我 也 想 吃 良 井 粉
啦。”

“马上给你煮。回来咋没多
住几天啊，现在村里变化大了，
马路都修得可漂亮啦！”

我点点头，和父亲在简陋的
塑料凳上坐下。不一会儿，两
碗热气腾腾、铺满肉的良井粉
端了上来。汤还是那么清亮，
粉还是那么晶莹剔透，翠绿的
葱花和炸得咸香金黄的蒜末依
旧香气扑鼻。

夹起一筷子粉送入口中，熟
悉 的 味 道 在 舌 尖 绽 放 。 那 一
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坐在奶
奶身边。我还是那个狼吞虎咽
吃粉的阿妹。

“好吃吗，要不要再加点葱
花？”老人忙中偷闲，过来问我。

我抬起头，她的眼睛依然亮
晶晶的，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使劲点头：“好吃，和以
前一模一样。”

老人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
一起：“那就好。你们年轻人都
往外跑，还能记住家乡的味道
就行。一定要多回老家看看。”

我没有回答，只赶紧低下
头，大口吃粉，生怕被老人家看
见我发红的眼眶里，泪珠在打
转。

老 人 又 和 我 爸 爸 聊 了 会
天。爸爸吃完，站起身准备付
款。老人执意不肯收钱，说我
奶奶生前对她很好，奶奶以前
是村里唯一的草医，经常帮助
村里人，还总帮她抓草药治疗
老腰痛，现在她请我们吃一碗
良井粉，也算是表示一点心意。

但爸爸执意不肯，放下钱，
谢过老人，便和我一起走向村
口。我回头望了一眼，老人似
乎也在抹着泪。这时，榕树下
聚集的人更多了，不少人还跟
我一样拎着行李。炉火烧得很
旺，老人又忙起来，佝偻的背影
在灶前蒸腾雾气中显得格外单
薄。

我想，那些人可能跟我一
样，都想在临别前，再尝一口记
忆里的味道吧？

每到一座城市，我总爱探
寻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老街。
在重庆，我特意前往附近素有

“小重庆”美誉的磁器口古镇
“寻宝”。

迈进古镇，大石狮威严伫
立，古色古香的牌楼上“磁器
口”三字历经风雨仍熠熠生
辉，裹挟着嘉陵江湿润气息的
明清古韵扑面而来。一旁的

《磁器口赋》碑刻着“一条石板
路，千年磁器口”，寥寥数字，
道尽古镇千年风华。

磁器口原名龙隐镇，始建
于宋真宗年间，明朝时已是热
闹的水陆码头，民谣“白日里
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
便 是 其 繁 华 写 照 。 1918 年 ，

“蜀瓷厂”的创办让瓷器产业
兴起，龙隐镇也因此更名为磁
器口。

街道入口处，钟家大院吸
引了我们的目光。这座院落
兼具北方四合院与南方四合
院的特色，它是慈禧太后管家
钟云亭所建，距今已有一百
多年历史。院子天井宽敞明
亮，建筑布局轴线对称严谨，
处处彰显着北方四合院的庄
重与大气；而小青瓦的屋顶、
穿斗木架的结构以及极具南
方民居特色的装饰，又赋予
了它温婉灵秀的气质。站在
院中，我想象着当年钟家的生
活场景，仿佛仍能听到丫鬟们
的轻声细语，看到主人们的优
雅举止。

一声粗犷的吆喝，将我从
想象中拉回现实，原来是来到
了陈麻花店铺前。排队的人
络绎不绝，店员吆喝不断。古

镇里的美食不少，陈麻花如此
受欢迎，却还算不上“古镇三
宝”。这“古镇三宝”指的是椒
盐花生、千张皮和毛血旺。据
说毛血旺源于当年码头苦力
将牛内脏等食材炖煮一锅，意
外成就了一道美味，尽显劳动
人民的智慧。此外，还有夫妻
肺片、古镇鸡杂等特色小吃也
深得我心，一路吃过去，真是
每一口都饱含巴渝的烟火气
息，让人回味无穷。

古 镇 内 游 人 如 织 ，吆 喝
声、谈笑声交织着，走到一处
茶馆却突然一静。茶馆是小
镇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昔
日，水手、袍哥大爷、市井百姓
常聚于此，茶馆也因此成为三
教九流会聚之所。在重庆作
为“陪都”期间，小小的磁器口
竟开设有 100 多家茶馆。其
中，“书场茶馆”独具特色，这
里不仅是品茶休憩之处，更是
欣赏民间艺术的绝佳场所。
川剧坐唱（打围鼓）、四川清
音、四川竹琴（扬琴）等传统曲
艺轮番上演，说书先生的精彩
讲述，更是吸引众多茶客流连
忘返，座无虚席。流连其间，
不禁让我想起白居易笔下“大
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
语”的韵味。

茶馆常见，但川剧、打更、
打火龙、庙会、民乐书场等民
俗活动却不是寻常能见。因
为来时并非节假日，我没能
亲 眼 见 到 当 地 出 名 的“ 打
火 龙 ”。 早 听 说 磁 器 口 的
龙 灯 玩 法 丰 富 多 样 ，“ 打 火
龙 ”更 堪 称 一 绝 ，但 这 一 民
俗 通 常 只 在 春 节 、中 秋 等

传 统 节 日 才 会 呈 现 。 当 地
艺 人 精 心 地 用 竹 篾 扎 制 火
龙 骨 架 ，糊 上 皮 纸 或 纱 布 ，
刷 上 米 汤 晾 干 后 ，绘 制 龙
甲 ，再 涂 抹 油 彩 。 龙 身 节
数 依 表 演 规 模 而 定 ，多 为
单 数 ，舞 龙 时 一 人 举 着 一
节 龙 身 ，舞 起 来 时 还 会 喷
火，场面颇为壮观。

宝轮寺也是磁器口的一
大亮点，这座依山傍水而建的
寺庙，距今已有约六百年历
史。大雄宝殿内，两人合抱的
马桑树殿柱粗壮挺拔，与其余
殿宇直径不过一尺大小的柱
子形成鲜明对比。令人称奇
的是，大雄宝殿的建筑内外结
构未用一颗铁钉，全由木材搭
建而成，历经数百年风雨，依
然稳固如初。殿中两桩刻有
盘龙抱柱，龙身蜿蜒，栩栩如
生，仿佛下一秒便要腾空而
起。而两柱基石，一柱凸出地
面尺许，一柱凹下几寸，却神

奇地保持着平衡，全殿无丝毫
歪斜之态，这般精湛的建筑技
艺，堪称巧夺天工，让人不禁
为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巧思赞
叹不已。

我们一边讨论着古建筑
的神奇之处，一边沿着古镇蜿
蜒的青石板路漫步，不知不觉
便走到了小镇尽头。举目远
眺，不远处就是磁器口码头，
一旁的嘉陵江奔腾不息，让人
心生“大江东去”之豪情。抗
战时期，诸多文化名人曾会聚
于此，《红岩》中的华子良便在
此留下过革命足迹，物理学家
丁肇中也曾就读于磁器口的
嘉陵小学……

离开古镇时，来时的空空
两手已拎满纪念品，我不禁哑
然失笑，古镇早已不再如我想
象中般闲适、清静，反倒十分
喧闹，充满商业气息。这或许
便是古镇的另一种属于现代
的烟火气息吧。

昨天，老家侄儿打来电话，
告诉我老家门前池塘边那棵枇
杷树上的枇杷快要进入成熟季
了，邀请我回家品尝枇杷。挂断
电话，老家门前枇杷树上那一颗
颗金黄色的枇杷已浮现在眼前。

从我记事时起，那棵枇杷树
就立于老家门前的池塘边。每
年 10 月到 11 月，枇杷树会如期
绽放出白色或淡黄色的花朵，12
月进入盛花期，随后开始结果，
次年 5 月，便完完全全进入成熟
期。但自枇杷刚结出青果时，奶
奶便会整天悉心看护着这棵枇
杷树。因为此时院子的小伙伴
们都像被枇杷果勾了魂似的，整
天在树下转悠。趁奶奶不注意，
他们便会拾起地上的石块掷向
枝丫间的枇杷，击中的青果不停
晃荡，更诱惑得小伙伴们心痒不
已。有人索性脱掉脚上的布鞋，
双手在腰间来回擦拭一把，便攀
上树枝，像猿猴一样敏捷地爬上
枇杷树，快速采一串枇杷，又三
两下从皲裂的树干上滑下来。
有时还没来得及下树，便见奶奶
堵在树下，晃着手中赶鸭子的鞭
子，厉声呵斥：“抓住树枝，慢慢
滑下来。只要下次不来摘枇杷，
我这次就不打你们。”小伙伴乖
乖地滑下树干，却不舍得扔掉手
中的青果，大家便在一阵低低的
笑声中，迅速消失在奶奶的视线
里。躲到僻静处，把青果塞进嘴
里，小伙伴却一个个龇牙咧嘴，
那味道根本就难以下咽。

“五月枇杷黄似橘。”进入五
月，枇杷果才由绿变黄。小满前
后的轻柔夏雨将树叶和枇杷冲
洗得一尘不染。那些金黄色的
成熟的枇杷果已犹如小酒杯般
大小，缀满枝头，散发出甜蜜撩
人的香气。温柔又热烈的初夏
阳光一照过来，枇杷树仿佛镀上
了一层厚厚的金箔，在古朴的山
村里美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立
体画。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
杷一树金。”到摘果子的时候啦，
随着奶奶低沉一声呼喊：“摘枇
杷啰！”枇杷树下便变得异常热
闹起来。一张张笑脸如春花般

灿烂绽放，父亲拿着顶端绑着镰
刀的长竹竿，奶奶和母亲胳膊上
挎着篓子，手里拿着张开的旧床
单。只见父亲把竹竿伸进枇杷
树枝间，来回将枝丫一一割断，
一串串枇杷便像雨点般簌簌落
下。树下的我们此时已迫不及
待，顾不上帮奶奶捡拾果子进篓
子，拿起枇杷便塞入口中，还没
来得及细细品味，一团香甜的果
肉已顺着食道滑入胃里。有时
我们也会拿根筷子，挑选大小均
匀的枇杷串成串，像吃冰糖葫芦
般品尝美味。

采摘下来的枇杷最终被分
装成若干袋，奶奶会吩咐父亲将
一袋袋挨家挨户地送过去，让乡
亲们都来享受这丰收的喜悦。
父亲还会酿枇杷酒。他精挑细
选一些肥硕的果子，放入加了盐
的清泉水中浸泡，过一段时间
后，将枇杷捞出来滤干水分，再
去掉表皮和内核，放入洗干净的
大酒坛里。然后，父亲将自酿的
苞谷酒缓缓地倒入酒坛里，让每
一 颗 枇 杷 都 被 酒 液 温 柔 地 浸
泡。最后，父亲再拿一块红色粗
布仔细地盖在坛口，用细细的麻
绳缠绕系紧。就等着不久之后，
酒坛里枇杷的果香与白酒的醇
厚香气慢慢地交融、发酵，酿出
一坛最为醇厚的枇杷酒。每当
有客人登门，父亲总会倒出一杯
自酿的枇杷酒与客人对饮，满屋
的笑声会随着枇杷酒的芳香飘
得很远。

那时的农村，医疗条件相对
落后，尤其是季节更迭时，人们
很容易感 冒 ，咳 嗽 不 已 。 每 当
这 时 ，乡 亲 们 便 会 来 到 我 家 ，
请 奶 奶 允 许 他 们 采 摘 些 枇 杷
叶 回 家 。 将 枇 杷 叶 放 在 火 上
烫 去 表 面 的 绒 毛 ，再 洗 干 净 ，
然后与冰糖一起煎煮，熬出的
水便可以镇咳、祛痰、平喘，十
分有效。

如 今 ，老 家 村 子 里的枇杷
树已成片栽种，成为现代农村的
科学种植农产品之一，枇杷果也
已成为致富的“金果子”，但奶奶
家门口那棵枇杷树依旧是我儿
时记忆的承载之树。

吃午饭的时候，发小阿兵给
我来了电话，说他父亲的腿最近
出了一点状况，让我推荐省城一
家 医 院 ，他 想 带 老 人 去 做 个 检
查。我问他，叔的腿具体是怎么
弄伤的？他说老人家前几日去放
牛，牛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又
不敢贸然松牛绳，担心牛跑去踩
别人家地里的庄稼，结果就不小
心弄伤了踝骨。

阿叔今年 77 岁了，务农一辈
子，不想额外花钱请机械搞定犁
田、翻地这些重活，亦不想向别人
家借耕牛用，便买了牛，自己养。
但养牛绝不是一件轻松活儿，除
了冬季外，基本上天天得去割草
回来喂牛，草少或草不旺盛的时
候，还要爬坡越坎地到处寻合适
的草，这对于一个老人而言，实在
是个苦差。阿兵借由老人因为养
牛这事受伤，果断联系了牛贩子，
把牛卖了。两年前买的时候花了
6000 块，现在倒是卖了 8000 块，
但听说牛肚子里还有个幼崽，还
是亏大了。人家把牛牵走的那一
刻，阿兵说他爸止不住地掉泪。
老人心里是真的舍不得他的牛。

阿兵和他弟常年在广东打
工，基本上只有春节期间才得空
回来住几天，如果把“面对面打交
道的次数与频率”作为“家人”的
最核心标准，那么，那头牛早已是
老人不折不扣的“家人”之一。

毋庸讳言，于绝大部分农村
留守老人而言，如今猪、狗、鸡、猫
等都可算是家里的“常住人口”。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看过很
多老人注视着这些家禽家畜的眼
神，他们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
这些小动物，悉心照顾着它们的
饮食与起居，甚至细心地关切着
它们每日的精神状态——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这些小动物也真正
意义上地履行了“陪伴老人”的责
任与义务，倒是比某些常年在外
打工、对老人不闻不问的人要靠
谱得多。

牛卖了，老人心里肯定会感
觉空落落的，这种心情大概率还
会持续很长时间。但老人不用再
每天早起去割草了，他该做什么
呢？稻田也是不会再多种的了，老
人应该会想，不种稻谷，就得买米
吃；不种小麦，面粉也得买；不种
油菜，油还得买……他或许还会
倍感内疚，因为他得伸手向儿子
们要钱来买米买面买油了。他会
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对家里的贡
献也不像从前那么大了吧？他无
所事事的时候更多了，成就感与
自我认同感又锐减，必然会倍感失
落与沮丧吧？想到这，我忍不住提
醒阿兵：“牛没了，你可以买几只
鸡、几只鸭子，再来两只大鹅，等到
你爸身体恢复后，还可以让他‘折
腾’这些东西，最好不要让他完全
闲下来。”

我的用意很明显，既然老人与
牛的关系不得不渐行渐远，那就不
妨再帮他建构起与鸡鸭鹅的新的
亲密关系，这才能让老人觉得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嘛。

阿兵居然真的同意了。希望
老人早日康复，还能过上高质量的
晚年生活。

帮扶队长的朋友圈 □钟道宇

大美中国

穿越“小重庆”的千年烟火
文/图 伍振

卖了牛，
还得买鹅

□姚华松

枇杷黄了 □唐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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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下，良井粉
□杨君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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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下乡到封开县
南丰镇，偶遇刘强。乍见，他高
大帅气、外表斯文、谈吐儒雅，我
还以为是位大学老师，没承想，
这位“80后”是从“省厅”下来工
作的，扎在开明村一待就是三
年。我们加了微信，由此我看到
了这位“帮扶队长”的朋友圈。

1
南丰镇从明清时期开始就

是两广三县八镇的集散地，有
“岭南第一状元”之称的莫宣卿
就出生、成长在南丰。村里老人
告诉刘强，村子离南丰 7 公里，
离莫宣卿出生的金楼村仅 3 公
里，明朝时建村，因村子坐落在
山里的一个“盆地”，地势开阔，
而村里人思想也比较开明，村子
后来取名“开明”。

刘强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
刚到开明村，他就觉得这里像极
了故乡。逶迤的小河、缕缕的炊
烟、弯弯的村道以及不绝于耳的
鸡犬相闻之声，唤醒了他难以割
舍的乡土之情。只是，他明显感
觉村里的人并不如“传说”中那
般思想开放，甚至不太容易接受
新的观念和想法。

在开明村委会安顿下来后，
他立刻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

“按照组织安排，我已赴封开县
南丰镇开展为期 3 年的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 ，并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

持和帮助，欢迎大家抽时间到美
丽的封开县南丰镇，更欢迎大家
共 同 参 与 到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中
来。我在南丰等您。”

2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刘强将

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请到村委
会，召开村两委、村组长及群众
大会，听取党员干部、群众的意
见建议。他又与村委会干部一
起进村入户走访，进行“地毯
式”的调查摸底。

两星期后，他又发了一条
朋友圈：“这段时间我深入了解
到当地农村发展的痛点、难点，
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路不通、路
不宽、路不硬。这是大事！”

散 落 在 田 野 的 几 个 自 然
村 ，像 被 人 丢 弃 的 几 顶 旧 毡
帽。弯弯曲曲、不足两米宽的
泥土路，像长长的辫子，连接着
那些破旧的“帽子”。看着路两
旁的杂草自由而野蛮地生长，
刘 强 明 白 ，不 能 让 路“ 困 ”住
人，必须修路，让村里的环境变
得更美，让村子变得更加宜居
宜业，只有农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生活才能越来越好。他决
定把修路和改善村容村貌工作
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刘强申请了第一期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资金到位后，又制
定了一份《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全力推进“三清三

拆三整治”。随后，他带领村委
会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率
先清拆各自家里的猪舍、杂物
房、危旧房屋。当村民见村干
部带头，也纷纷同意清拆自己
的危旧房子。很快，170 间共
计 2874 平方米闲置的危旧房
都被清拆掉了。

刘强又开始着手将村道主
干道扩宽成两车道的柏油路，
安装太阳能路灯。他还打算把
主干道以外的其他村道全部实
现“硬底化”，于是在原来“三
清三拆”基础上，他带领村委干
部逐家逐户上门，动员群众出
让路边闲地。又经过一个多月
的努力，道路扩宽工程终于动
工。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完
成 200 多间泥砖房的清拆任务
后，他刷新了朋友圈：“这个 10
月，镇村干部积极发动，广泛动
员，顶住压力，勇于担当；这个 10
月，乡亲热情参与，自愿奉献，舍
小为大；这个 10 月，钩机师傅风
雨无阻，逐栋清拆，细心施工。
这个 10 月，全村新增完成清拆泥
砖房50余处200多间共约4500平
方米。我们将继续努力。”

3
村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纷

纷上马，全村很快完成了 444
户自来水集中供水全覆盖，还
建设了污水处理站 3 座，铺设

雨污分流管网 500 多户、20 多
公 里 ，建 垃 圾 集 中 收 集 点 15
处、旱厕改造 7 处、建公共厕所
2处，改村道巷道 12 公里、修排
水渠道 6 公里，完成水库除险
加固 1 处、建设晒场和停车场
等群众公共活动空间 20 多处，
安装照明路灯 350 多盏，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大
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这个

“80 后”带领的帮扶工作队刮
目相看。

路修好了，刘强与工作队
选择了紫花风铃木、蓝花楹等
观赏价值和经济效益均较高的
苗木，首期种植达 5000 棵。建
在田头的蔬菜保鲜冷库楼顶也
被充分利用，改造成天然的观
景台。站在观景台上，可将整
个开明村尽收眼底，如海般浩
瀚的菜地里，立着的“发展农业
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粤港澳
大湾区（封 开 南 丰）‘菜篮子’
生产基地”等巨大的牌子……

刘强又更新了朋友圈：“希
望 把 绿 美 融 入 村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4
为深入研究典型乡村社会

变迁情况，总结提炼“百千万工
程”的实施路径与效果，为全国
的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一个可供
参考的广东样本，华南师范大
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18 名师生

组成调研组，来到开明村开展
“ 广 东 典 型 乡 村 社 会 变 迁 研
究”驻村调研，恰与我不期而
遇。研究院的师生对开明村
的明显变化感触尤深，纷纷感
慨：“这些年，南丰的镇村人居
环 境 提 升 像 是 按 下 了 倍 速
键。”

我跟刘强交流时，也听到
他感慨万千：“起步的时候最
难。刚来的时候，主动跟我打
招呼的人都不多。后来却不一
样了，村里人家里有什么喜事，
只 要 摆 酒 席 ，总 不 忘 把 我 叫
上。”

他说，有一次受邀参加村
中一位老人的寿宴，那时村里
路灯还没亮起来，他沿着羊肠
小路走了好久才来到老人家的
院子，院子里摆了十多桌宴席，
一根竹竿撑起一盏电灯，大家
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喝着酒庆
祝，正是当时的情形激励着他
一定要让路灯亮起来，让村民
们亮堂堂地喝喜酒。

如今路修好了，灯亮起来
了，刘强还在计划延长农业产
业链，从前端的种苗培育，延
伸至后端的农产品加工和农
旅 体 验 。 不 久 前 ，我 又 看 到
刘 强 的 朋 友 圈 ，他 说 ：“ 现 在
开明村的村民真的开明了 ，不
但思想不再保守 ，而且胆子越
来 越 大 …… 相 信 不 久 的 将 来 ，
开明村的农商旅就会融合发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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